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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咖秀

营连日志

一线直播间

Mark军营

3月18日，武警海南总队机动支队特战三中队组织开展实战化综合演练。接到战斗命令，特战队员斗志昂扬。据

悉，此次演练共设置武装奔袭、特种侦察、丛林捕歼、战场救护、实弹射击等10余个实战化训练课目，全面锤炼特战队员综

合实战能力。

本报特约通讯员 雷 辙摄

选新排长，还是选老班长？
前不久，火箭军某导弹旅发射六

连组织军人委员会换届选举，在讨论
新一届委员会副主任人选时，出现了
两种不同声音：一部分人认为徐健是
排长，是军官，就应该选他；另一部分
人则认为应当由经验丰富的四级军士
长刘新林担任。

徐健是名新排长，学习态度认真、
工作积极性很高，但任职不到 3个月，
对连队训练工作还处于熟悉阶段。而
刘新林则长期担任班长，多次在比武
场摘金夺银，勤于思考，善于替官兵发
声。究竟该选谁，一时间大家拿不定
主意。

这时，副连长陈培坤说：“条例明
确规定，副主任应由军政素质好、群众
威信高的军官或者士官担任。”最终在
投票表决时，刘新林全票当选军人委
员会副主任。

六连的做法，赢得了旅政治工作
机关的赞扬，却也让旅领导心生忧虑：
这道不怎么难选的选择题，为啥会让
官兵纠结？

通过与基层官兵深入交谈，他们
发现一些战士在选举时，摆脱不了“下
级与上级”“被管理者与管理者”的思
维定势，理所当然地认为选举就得“军
官优先”。去年底，某保障分队增补军
人委员会委员时，就有几名战士把票
投给了下连不到一周的新排长，理由
很简单：排长是军官，他不当谁当。

军人委员会职能被弱化也是原因
之一。几名担任过军人委员会委员的
老班长坦言，如今官兵遇到问题，大多
会在班务会、连务会上直接反映，而一

旦涉及敏感事项，连队又会召开支委
会研究讨论。如此一来，夹在中间的
军人委员会就显得有点尴尬。

机关调研组翻阅各连《军人委员
会工作记录本》时也发现，议题多停留
在“开开经委会”“订订菜谱”上，很少
专门研究讨论战备训练、教育管理、后
勤和装备保障等内容。
“锻造‘三个过硬’基层，不仅要抓

好基层党组织建设，还要抓好基层群
众组织建设。”该旅党委深入学习中央
军委基层建设会议精神和新修订的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认真分析旅队
基层建设形势，深刻认识到，基层党组
织、基层骨干队伍、基层群众组织是一
个有机整体，新形势下，军人委员会的
作用不可替代，必须按纲抓好建好。

推动基层群众组织建设，激发官
兵贡献智慧力量。该旅围绕现实矛盾
问题打出一套“组合拳”：组织官兵认
真学习新纲要相关内容，明晰职责使
命；安排机关干部结合蹲点下连活动，
深入指导帮带基层群众组织建设工
作；将基层群众组织制度是否落实、开
展活动是否经常，作为考评基层建设
工作的一部分，把基层群众组织制度
建设、作用发挥情况作为评选先进连
队的重要条件，每年表彰奖励一批建
设成效明显的先进单位。

走马上任军人委员会副主任后，
刘新林积极搜集官兵在训练中存在的
薄弱点，并组织连队专业教练员将相
关经验进行梳理总结，供年轻号手借
鉴参考，让官兵们受益匪浅。

连队军人委员会换届选举出现纠结一幕—

新排长VS老班长，到底选谁
■罗日稳 本报记者 邓东睿

谢 岩绘

“口叼匕首又开始训练了！”
“啥？这个训练动作不是被定为形

式主义，取消了吗？”
3月 10 日，笔者从新疆军区某装

甲团警侦连指导员尹易鹏口中得知这
个消息时难以置信：为什么警侦连会
重新开始训练一个几年前就已经取消
的动作？

事情要追溯到去年尹易鹏参加的
一次演练。

当时，尹易鹏接到命令带领侦察
小组渗透到“敌”后执行“斩首”任
务。经过 50公里渗透侦察，只要再翻
过 10 来米高的崖壁，就能到达“敌”
指挥部。没承想，他在攀岩时一脚蹬
滑，直接从 6 米多高的地方坠落。
“啊！”尹易鹏左小腿骨折，剧痛让他
叫出了声。“敌”军闻声而至，把他们
小组包了“饺子”。
“失手摔下时，嘴上要是叼着东

西，我肯定下意识猛咬，就不会忍不
住大叫，导致行动失败，整个小组
‘阵亡’……”事后，连队组织复盘讨
论，尹易鹏说道。
“如果我们现在还在训练口叼匕

首，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不知是谁
的一句话，打开了大家的话匣子。

口叼匕首是传统训练动作，特别

能展现军人的血性和精气神。前些
年，媒体很爱刊登这样的图片，基层
就将其嵌入各种训练中，也让它陷入
了摆拍的怪圈。也正因如此，在和平
积弊大讨论时，很多人认为它不实
用、只是作秀，是“形式主义”，被很
多部队赶出了训练场，这个警侦连也
不例外。
“口叼匕首被大家反感，是因为之

前经常出现在不该出现的训练场景中。”
“‘人衔枚、马裹蹄’在古代行

军作战中早已有之，不能一否了之。”
“不能不分场合随意用，也不能到

了用时不敢用，一切都要实战说了
算。”
“不知道别的专业什么情况，但对

我们专业来说，这个动作还是很有用
的。”

……
大家热烈讨论，各抒己见，其中很

多声音都是对这个训练动作的肯定、对
它被取消的遗憾。这让连队党支部重新
思考：口叼匕首训练到底是不是形式主
义？是不是应该重返训练场？

行不行还得用事实说话，他们重
新验证了口叼匕首的实用性。经过多
次对比实验，他们发现，双手不空而
又需要使用匕首时，把匕首叼在嘴里
更方便；持枪偷袭时，匕首叼在嘴里
比放在鞘里出手更迅速……“口叼匕
首在实战中是有应用价值的，不能因
为有些人觉得它是形式主义，就全盘
否定。”经过深入讨论，连队党支部决

定，让口叼匕首重回训练场。
今年专业训练一开始，该连就将

口叼匕首重新穿插进一些必要的训练
课目中，同时也明确了匕首使用 6条
注意事项，在达到训练目标的同时保
证安全。不仅如此，被称为“花架
子”的前滚翻出枪动作，也在行进间
跳车训练中得以回归。用侦察三班班
长肖雨展的话说：“车速那么快，跳下
时不先来个前滚翻再出枪，一定摔个
‘嘴啃泥’。”

将“争议”动作重新加入训练，
引起了团训练督导组的关注。他们在
问明原因、检验效果后，不仅在讲评
中表扬了他们的做法，还在全团发起
相关讨论，引导官兵用实战标准衡量
现有训法、战法，舍弃无用的、巩固
实用的、捡回有用的，让战斗力建设
时刻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

点评一两句：口叼匕首归去来，

其过程很值得玩味。从“摆拍滥用”

以致人人喊打，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重回训练场，反映的是基层官兵谋战

思战更加趋于理性。“鞋子合不合脚，

自己穿了才知道。”即使同一军种，部

队类型不同，担负任务不同，训法战

法运用也可能不同，其他单位当经验

推广的，不一定适合自己；别人明确

反对的，不一定对自己无用。要实事

求是、科学分析，切不可片面极端。

还是那句话：招法有没有用，还得实

战说了算。 (胡 璞)

“口叼匕首”重回训练场
■林发明 本报特约通讯员 赵治国

“嘟！嘟！嘟！”凌晨，战士都在沉
睡，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哨声，老兵的本
能让我立马反应过来，是战备拉动！
“快起床！”我一声令下，战士们迅速

起床、穿衣、打背囊……全班很快进入
“临战”状态。

说心里话，我当时信心满满。虽然
情况紧急，但我并不紧张，因为我们班是
全连唯一一个军政全优班，每次战备拉
动都是第一个到达集结地域。我想，这
次也不会例外。可现实却狠狠地给了我
一巴掌——
“我的作战靴呢，谁把我的作战靴

穿走了？”班里的上等兵李文学站在门
口喊，“谢洪伟，你脚上那双作战靴是我
的，快给我呀！”因为一名战士穿错了战
友的作战靴，后面的人跟着也穿错了。
一时间找作战靴的、换作战靴的，全班

乱作一团……等到我们班下楼时，其他
班都已经集合完毕，连长压着怒气瞪了
我一眼。

这次的状况是我没想到的，虽然连
队规定休息时作战靴要放在床下，但因
为战士们每天训练量很大，脚很容易出
汗，作战靴臭气熏天，所以到了晚上休息
时，大家都把作战靴放在门外墙角。考
虑到内务要求必须整齐划一，还把它们
一个挨一个整齐地摆成一排。对此，我
们都习以为常，也从来没有出过差错，没
想到这一次彻底让问题暴露了。

战备拉动结束后，连长找到我，问起
迟到的原委。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都
是因为一双穿错的作战靴。
“这就是我们身边的和平积弊，看似

不起眼，但最容易藏污纳垢。战备不是
‘过日子’，不能只图舒服，每一个环节都

很重要，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忽视，不要抱
着侥幸心理。”连长拉着我一起分析，还
说他平时对作战靴的摆放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自己也有责任。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连长集合全连
开会，要求彻查工作、训练、生活中习以
为常但不符合战备要求的“坏习惯”，并
进行整改。

回到班里，我要求全班战士日常训
练生活必须严格遵守规定，不能图一时
舒服而造成隐患。
“内务设置应当利于战备，方便工

作、学习、生活。”条令里说得很明白，千
万不能搞反了顺序，以牺牲战备标准换
取生活舒适。下一次战备拉动，我们班
一定要打个漂亮的“翻身仗”。
（本报特约记者雷兆强、通讯员冯钰

翔整理）

和舒适的“坏习惯”说拜拜
■第77集团军某旅装步一连班长 郑大全

伸手一比划，就能确定目标距离。
在第 82集团军就有这样一个能人，某旅
炮兵营指挥保障连侦察班班长齐蒙，人
送外号“人形测距机”。

齐蒙是在一次人机对抗中一战成名
的。

侦察兵训练场上，齐蒙和宋寿全并排
站立，宋寿全肩上斜背一部激光测距机，
齐蒙则徒手而立，围观战友屏气凝神。

比赛开始！测距目标：前方电线杆
上的绝缘子。

令下人动，宋寿全取设备、开机、调
节参数、瞄向目标，一套动作一气呵成。
但由于目标较小，试了好几次，他才将激
光对准目标。

齐蒙则沉稳地闭左眼睁右眼，伸直
右臂，竖起拇指，左侧贴紧目标，两眼交
替睁闭。
“430米！”齐蒙率先报出测量结果，

宋寿全紧随其后，也是430米。
两人的结果完全一致，齐蒙还快了

2秒！全场一片沸腾。
齐蒙用的这个测距方法叫“跳眼

法”，是侦察兵的一项传统技能。但因为
练就难度大，且激光测距机已经普遍应
用，像齐蒙一样还苦练这项技能的侦察
兵不太多。所以战友总是质疑“跳眼法”
到底准不准，于是有了这场人机对抗。

掌握“跳眼法”难不难？端看那个厚
厚的小本子，齐蒙走到哪，带到哪，背到
哪。翻开，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各种装
备尺寸数据。

一次实弹射击结束，因为背得太过
投入，班长叫了好几遍他都没听见，吓得
班长以为他耳朵被炮声震坏了，要把他
送医检查。

练就“跳眼法”还需要大量的实践、
反复的计算练习。
“落在齐蒙手里的地图就没‘好下

场’。”一到训练场地，齐蒙就拿着地图到
处找参照物，边观察边在地图上测算标
绘，连树上的鸟窝也不放过。作为地图

消耗大户，他在机关都挂了名。
战友们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外出购

物，一路上齐蒙不停地对着建筑、道路、
车辆比划，口中还不停小声念叨着。

这时，一位老乡找他问路，他脱口而
出：“顺我手指方向有一座蓝顶白墙独立
房，右沿偏右两指符可见一条南北向公
路，沿公路向远方延伸……”

老乡听得一头雾水，战友哭笑不得，
原来齐蒙一路上都在利用难得的外出机
会进行训练。

付出汗水终会收获丰硕果实。齐蒙
连续 5 年夺得该旅炮兵侦察比武第一
名，他的“跳眼法”多次在不良天气和情
况危急导致侦察装备难以使用时大放异
彩。不少战友称赞他天赋异禀，齐蒙指
着自己厚厚的笔记本和磨得不成样子的
一摞地图，说：“哪有什么天赋，我下的都
是笨功夫。”

一句话颁奖辞：不是天生强大，只是

一心要强，下最“笨”的功夫，练就最强的

绝招。

一 眼 测 距
■周 强 肖 麟

“班长，我啥时候能开坦克？”
“哎，人不大，口气还不小！什么时

候实车前的课目都达到优秀了，就让你
开！”

刚下连的时候，如愿以偿分配到
坦克驾驶员的岗位，我超级激动，天天
想着开坦克。看我这么兴奋，班长当
即做了允诺，但话里话外带着调侃和
不相信。

也不怪班长怀疑，因为我在新兵连
的成绩单确实不好看：3000米跑，及格；
战术基础，及格；引体向上，良好；俯卧
撑，良好……我有时候也会怀疑自己：
“成为一名坦克驾驶员，能行吗？”

“新兵连已经画上句号，专业训练
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希望你们能够一切
归零，刻苦训练，把专业练强练精。”新
年度开训时连长的话犹在耳边。正式
进入专业训练，坦克驾驶理论和工作原
理，我学起来不难；模拟驾驶椅练习，我
上手很快……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敢懈怠，偷偷
开始了个人“进阶”计划——随身携带
理论知识卡片，有时间就背；增强上肢
力量训练，反复练习负重轮的拆卸与安
装……

一个月后，所有非实车课目我都取
得了“优秀”。班长说以往新兵从学习
理论到上车实操大多需要一个半月左
右的时间，而我比其他人快了不少。

我是继续温习非实车课目，还是直
接上车训练？一时间，班长也拿不定主
意。“没有理由让尖子等一等，直接实车
训练！”连长最终拍板。

我成了同批新兵中第一个驾驶坦
克的人！
“何文标，上车！”实车驾驶训练开

始那天，随着连长一声令下，我迅速上
车，钻进驾驶室，调整座椅、检查参数、
发动车辆，进行完准备流程，我踩下离
合，挂挡——
“吱吱”，发动机传来刺耳的声音。

“糟糕，打齿了！”随车训练的副班长刘子
成赶忙让我把离合踩到底，重新挂挡。
“叮”的一声，挡终于挂上了，均匀地踩油
门，坦克猛地一抖，动了起来。
“处子秀”有惊无险，我长舒了一口

气。连长也不忘敲打我：“不骄不躁不
馁，还要一点一点把专业基础打牢！”虽
然理论掌握得好，但实践时仍有很多不
足。从那以后，我更加珍惜每一次的训
练机会。

现在，我驾驶坦克，做到了平稳起
步、从容换挡、大胆加速，自信心更足
了，我要继续向优秀坦克驾驶员的目标
迈进。

（王路加、夏 涛整理）

同批新兵，我第一个开坦克
■第73集团军某旅坦克八连列兵 何文标


